
●2015年 09月 14日 14時 30分，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勤務指揮中心內擺置著六張辦公桌，每張辦公桌上安放著三台電腦，一台受

理報案、一台掌管警車勤務管制、一台負責指揮決策支援。中心內冷氣一年四季

恆溫吹送，不是為了讓員警能舒適工作而是讓那些精密電腦減少故障的機會。員

警們坐在自己的小方桌前，頭戴耳機，邊接收報案資訊邊雙手在三台電腦前輪流

紀錄、查詢和發送訊息，像彈奏鋼琴不間斷。 

 鍵盤敲打聲、員警詢問報案的聲音、冷氣轟隆隆的運送聲，加上電腦主機嗡

嗡的低鳴，如果不是因為那些人穿戴員警制服，任誰都會誤以為是哪間公司的客

服中心。 

「110報案中心你好。」電話鈴響，胖員警放下手機並急忙吞進還在咀嚼的

鳳梨酥，接起電話禮貌詢問。 

「我忘記帶鑰匙出門，現在沒有辦法進到家裡，怎麼辦？可以派人來幫我

嗎？警察哥哥。」一位嗲聲嬌氣的女生央求著。 

胖員警氣定神閒又拿起手機邊滑著邊問說：「小姐你好，如果是忘記帶鑰匙

出門被反鎖在外的話，請你找鄰近的鎖匠幫忙開鎖，費用依照門的類型大約收費

三百到五百之間……」 

女生插話說著，「可是，可是人家不知道附近哪裡有鎖匠，警察哥哥求求你

幫幫忙啦！」 

「小姐請問你有手機嗎？」 

「有啊！」 

「連上網路，google一下『台北、鎖匠』這些關鍵字就可以了。對不起，

這是報案電話，請不要佔用其他人緊急連絡的需求，希望剛剛的建議有幫到你，

再見。」 

掛上電話，胖員警在 Line上點著卡通符號送出，旁邊的瘦員警說：「叫你不

要那麼愛吃鳳梨，你偏不聽，每次跟你值班都沒好處，一直旺旺來，剛什麼電話？」 

「瞎妹把自己鎖在外面，要『警察哥哥』去幫忙。」 

瘦員警說著，「開鎖可是我的專業，找我就對了。」 

「你會開什麼鎖啊？還真沒聽說。」胖員警不以為然地問。 

「我最會開心鎖，每個少女都會為我把心敞開。」 

胖員警白了瘦員警一眼，沒繼續答腔。電話又響起，瘦員警說著：「我來我



來，一定是剛剛的美眉又打來求救。」 

「有電話錄音，不要亂說話啊！」胖員警提醒著。 

「110報案中心你好。」瘦員警邊接起電話邊對胖員警挑眉著。 

「快……快派救護車來，我老婆……我老婆死了。」電話那頭男聲哽咽。 

「先生，請說一下你那邊的詳細住址，還有你知道你老婆是發生什麼事嗎？」

瘦員警收起油嘴滑頭的表情，嚴肅地詢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這裡住址是怡尚苑，在索羅路 37號，六樓之一，

快來，拜託你們快來。」男聲雖然慌亂說著，但住址和門牌訊息卻沒遺漏。 

「怡尚苑，索羅路 37號，六樓之一。好的先生，我們立即派員警過去處理

也會通知救護車過去，請你保持這支電話的暢通以利相關人員跟你後續聯絡。」

胖員警快速在電腦輸入資料，並聯絡索羅路鄰近的轄區警察局過去處理。 

結束通話，瘦員警喝了口桌上的水，嘆口氣說著：「值班到現在電話直沒停

過，我真想問問，台北，你怎麼了？」 

「不是『台北，你怎麼了？』是『你怎麼了？』一定是你昨天在這裡一直喊

著很無聊的關係。」胖員警反擊說著。 

「是你前天吃牛肉乾，才讓我們忙得像牛吧！」瘦員警說。 

「是你大前天在這吃芒果，才讓我們忙不停。」胖員警說。 

電話鈴聲又響起，兩人互看了一眼，胖員警接起電話：「110報案中心你好。」 

 



 

●2015年 09月 14日 14時 51分，怡尚苑大樓外 

警車和救護車同時停在路邊，鄰近的人紛紛探出頭來，三三倆倆圍觀在高級

住宅外，「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不知道出什麼事？」的聲音此起彼落著，

兩名員警隨著救護人員進到大廈裡。 

中庭角落的健身室裡，三個女子邊騎著飛輪器材邊看電視閒聊，保全陪同著

員警和救護人員走進電梯。 

「怎麼一回事？」長髮女子問。 

「希望不要是壞事，不然房價一跌再跌就慘了，最近這棟大廈的衰事已經不

少了。」微胖婦人邊吃力騎著飛輪邊回答。 

「你們趕快轉到 55的新聞頻道，記者在外面連線了。」短髮女子說。 

長髮女子和微胖女子一同轉到新聞頻道 55，一陣仗的 SNG連線車沿著馬路

並列著，完全無視於造成當地交通的擁塞。 

「六樓的吳太太……不會吧？天啊，現在記者真厲害，警察才前腳踏進來他

們已經聚集在外一大圈了。」短髮女子說。 

「消息不靈通怎麼叫記者，對了，上次吳太太還問我哪裡有收驚抓鬼的。」

微胖的婦人氣喘吁吁地接話。 

長髮女子追問，「和她打招呼都不理人的，她竟然會開口跟你說話。結果咧？」 

「我說收驚的有，抓鬼的沒有啦！我問她怎麼了……」微胖的婦人越說越小

聲。 

短髮女子發難問，「她怎麼回答？」 

三人的頭幾乎貼在一起，微胖的婦人說：「吳太太說……她家裡有鬼。」 

「是她心裡有鬼還是真的有鬼？」長髮女子不信邪地說。 

「看她一副神經兮兮的樣子……」微胖的婦人不確定地回答。 

住在正對面的短髮女子說著：「我有看過……」 

微胖的婦人和長髮女子異口同聲說：「不會吧！真的假的？」 

「真的。」短髮女子信誓旦旦繼續說著：「那一天我在客廳感覺到外頭有一

陣閃光，本想說是電燈，不看還好，一看就看到一個穿白衣的女人站在她家陽台，

想說這個人怪裡怪氣，就仔細看，才注意到那女人……」 



短髮女子的表情變得為難，微胖的婦人和長髮女子按耐不住情緒追問：「話

不要說一半，是怎樣啦？」 

「那女人是透明的，接著又閃一下，那女人就消失了。」短髮女子表情動作

誇大地說著。 

「不會吧！」長髮女子說。 

短髮女子接著話，「我也希望不會，當時我還以為是吳太太，才要揮手打招

呼，但那種陰森感讓我從腳底發麻到頭頂，她微微側過身來，那張臉慘白的很，

我才發現根本不是吳太太。那個東西像是發現我注意到她一樣，我趕緊退回屋子

裡不敢再多看，好了好了我總算說出來了。現在吳太太發生這種事，那個白衣女

人接下來會不會來找我啊？」 

短髮女子對微胖的婦人問，「對了，你剛剛說那間收驚的在哪裡，也帶我去。」 

微胖的婦人說：「現在我也需要去收一下了。」 

長髮女子點頭著：「我看大家一起去好了。」 

 



 

●2015年 09月 14日 14時 58分，吳添才住家 

偵查隊隊長阿原環視著這屋內，擺設有種說不出的清潔感，整齊乾淨，沒有

雜物和裝飾，像打掃過度等待租售的屋子。他處理過太多的案件，住在這種過分

潔癖空間的人，都不會是什麼正常人，死者不是，生者也不會是，他想。 

阿原繞著死者走一圈，地上的女人面目猙獰，手像雞爪般蜷著，一旁的醫護

人員一邊急救一邊測試心跳脈搏，「已經死亡一陣子了。」穿著醫護衣且年紀稍

長的人員說，另一個較為年輕的醫護人員繼續搭配儀器做著人工呼吸。 

「停停吧，身體都僵硬了，回天乏術了。」年紀稍長的醫護人員冷靜地說，

抬頭看著旁邊的阿原問：「還要急救嗎？」 

穿著西裝的男子邊哭邊喊著：「拜託你們救救我老婆，拜託拜託。」 

阿原仔細打量眼前的西裝男子，貼身剪裁的西裝樣式，在這種悶熱天氣還能

穿著整齊哭喪著臉的人實在不容易，哭嚎也是有分寸的那種，有些人哭天搶地，

整個人不在地上翻幾圈才甘心；有的人哭得死去活來，醫護人員不僅救那些出意

外或遭人殺害的傷者還要急救哭得快斷氣的人；有的人光哭喊還嫌不夠，不用手

或頭槌牆壁就是不甘心。但哭到五官皺在一起，襯衫上沒有哭漬和西裝沒有眼淚

痕，乾淨地不像話的人實在不多。 

「吳先生，尊夫人看起來已經死亡一陣子了，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今天美齡和醫生預約好看診時間，我要送她過去，誰知道一進家門……哇

哇哇，美齡。」 

「請－－－問是看什麼醫生？」阿原問。 

「……」西裝男子沉默。 

阿原說：「盡－－－人事聽天命，先上救護車急救吧，吳－－－先生，你－

－－先跟著上救護車吧，檢察官等會就會到醫院，等－－－驗屍……我是說，等

－－－結果出來吧，順便做相關的紀錄。」 

西裝男子跟著救護人員離開，另一名年輕警察拿著攝影機說：「老大，這是

剛剛男子說他這幾天錄下的影片，他說……他說是鬼殺了他的妻子。」 

「鬼－－－話連篇，把攝影機當成證物好好收起來。」 

他從年輕辦案到現在，看過的案子太多太多太多了，所有離奇的案件就像散

亂的毛球線一般，只要有耐心一點一點地解開理開，亂掉的毛球線也可以被順成

長長的一條。就算是鬼殺人也是一樣，只要找到那條線，阿原想。 



 



 

●2015年 09月 14日 17時 02分，警察局內 

警局內擠滿著人，所有員警擠在電腦前看，畫面裡看起來睡不安穩而翻身的

女人，就是男人口中的妻子王美齡，女人嘴裡逸喊著夢話，「不要過來……」「拜

託……」「救命救命啊！」接著，影片中的女人頭髮像被什麼給揪住，一把被拉

下床，影片裡的螢幕裡並沒有出現其他人。女人沒有醒，只是無力掙扎，雙手雙

腳像被拉上岸許久的魚，無生氣地拍動著鰭。接著畫面中的女人被莫名的東西拖

行到房門外，消失在畫面裡。 

「不會吧？這是什麼狀況？」有人先開口問。 

「真的是鬼嗎？放慢速度再看一遍。」 

警局裡安靜，大家聚精會神在電腦螢幕上，突然後方碰了一聲，有人嚇得大

叫出聲，偵查隊隊長阿原從辦公室出來，走到電腦前，將光碟取出，說著：「這

是證物，不是－－－讓你們取樂的影片，都不用辦公處理公事了？事情都做完

了？還－－－有時間給我聚在這邊，同樂會嗎？給我－－－注意一點。」 

一群人悻悻然地將座位歸好原本位置，趕緊各回其位，阿原對一名警察說

著：「阿哲，你進來。」 

「是的。」阿哲答，眼光巡了四周，另一名警察低頭閉眼，雙手合十對著阿

哲，似乎對他說「保重」。 

走進辦公室裡，阿原對他破口罵著：「你－－－以為是『鬼影追追追』節目

嗎？這是重－－－要的證物，還敢這樣亂－－－流出。」 

「老大，你誤會了，我是想說大家集思廣益，看能不能發現這影片的破綻，

說不定這是單純的謀殺事件，而不是靈異事件。」 

「嗯，好吧，算－－－你說的有理，給我－－－注意點。你先出去吧！」 

「謝謝老大。」阿哲鬆了一口氣說著，才轉身要走。 

阿原說著：「上－－－次你承辦的那個 27.5G的影片記得燒一片給我，我－

－－也來幫忙尋些線索，知道嗎？」 

「是的。」阿哲關上門。 

阿原將整個人陷在椅子內，若有所思的看著手中的光碟。他不是不願意相信

鬼這件事，只是從進入警官的教育，再再要求他們能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課堂上

的老師從來沒人把鬼列入大膽假設的條件之一，所有離奇的部分他們都歸類為巧

合。阿原也經歷過不少的巧合，那些巧合足夠他退休後上鬼話連篇之類的節目一



百次都能不重複，但這些巧合在法庭上是沒有任何效果的，現實人生不會如那部

《鬼壓床了沒》讓鬼上法庭訴說自己冤屈或是當誰的證人，況且法律也沒規定鬼

能上法庭當證人。 



 

●2015年 09月 14日 23時 32分，警察局內 

小馬低頭對著螢幕滑動手指，操作的手機畫面正中間擺著一道 15號門，左

右上方各有一條橘色拉繩，右下角是個大橘球，左下方有顆容易被忽視不起眼的

黑色物體。(圖 1) 

小馬用手指試著拉拉左右的橘色拉繩，再點點 15號門，門沒有反應。將手

機左斜右傾，大橘球滾到左接著又回到原處，點點門依舊老樣子。點了黑色物體，

黑色物體自動移到畫面下方工作櫃內是顆黑色炸彈，成為可使用的工具。(圖 2) 

小馬點選工作櫃內的炸彈擺置在門前(圖 3)，再用前幾關得到的工具火把點

燃炸彈(圖 4)，畫面轟的一聲，門沒被炸開，倒是被炸黑的門左右兩側由上而下

出現「＜」「＞」的符號(圖 5)，小馬按照線索左右左左左右右拉下繩子，15號

門便自動開啟(圖 6)。 

凌晨兩點，幾位刑警分散在警局內的各處，有聊天的有看報的有打盹的也有

埋頭案件卷宗的。老舊電視機彷彿是個安靜的魚缸被放置在角落，二十四小時播

放著無聲新聞，畫面偶有跳動和雜訊，沒人觀看自然也就沒人在意。深夜的警局

氣息沒有白日的緊張感，刑警們彷彿是來串門子倒不像上班，大家等待著天亮、

等待著手上這批案件結案、下一批人來接班、等待著自己可以回家大吃一頓或大

睡一覺、等待著與家人相聚早餐時光，等待著黑夜過去。 

「玩什麼？那－－－麼專注？」被拉長的語句從後方傳來，熟悉的偵查隊隊

長阿原的聲音讓小馬慌亂地將手機收起，一轉頭才鬆了口氣。 

「你是九官鳥嗎？又學老大的聲音嚇人。」 

「我在問你話，是不－－－會回答嗎？」阿哲繼續學著阿原說話。 

「無聊耶你，密室脫逃遊戲啦！」 

「密室逃脫遊戲？那是什麼東西？」阿哲恢復原本的聲音語調問。 

「就是畫面裡只有一些線索，要利用現有的線索和工具打開緊閉的門進到下

一個關卡。」 

「這麼簡單？這有什麼好玩的？」 

「練習推理幫助破案啊。」 

「這種小 CASE交給我就對了。」阿哲搶過小馬的手機，畫面中間是 16號門，

左右有兩盆栽，門前趴著一個禿頭男子，門上有個圖示符號「☎＝☺」(圖 7)和

一條紅色槓子，男人用手指點盆栽沒有異狀，點趴著的男子就會聽見他哀嚎一



聲，再點工具櫃的火把碰盆栽和男人，門依舊緊閉。 

阿哲放棄，將手機遞還給對小馬說：「算了，不玩這個無聊的鬼玩意了，這

最夯的熱門影片看了沒？」 

小馬挑挑眉毛，口氣輕佻問著：「傳說中那部 27.5G的無碼影片，上次你不

是……」 

阿哲阻止著，「拜託，別亂說話，我給你的是素人自拍影片，跟那則新聞事

件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了，開玩笑的，這件事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你一個是我一個我不能

說，今天要分享什麼好影片？」 

「如———果真的有第三個人知道你就死———定了。別害我丟飯碗。話說

回來，這———最新最夯的精彩影片真的想看？」阿哲神秘兮兮地又學著阿原的

語氣問著。 

小馬豎起大拇指笑著，沒說話卻一切盡在不言中。 

阿哲看看左右，「反正夜班也沒什麼事情做，現在來看吧！」 

說完，阿哲拉張椅子擠進小馬的身旁，壓下電腦的 CD槽，將 CD片預備放入，

小馬急忙阻止：「欸欸欸，這種影片怎麼好意思在大庭廣眾下放，燒一片給我燒

一片給我，我回家慢慢看。」 

「這種影片，這深夜時間看剛剛好，兩個男人一起看更有氣氛，不要吵到別

人。」阿哲將食指置於嘴前說。 

「不好吧，沒聽過這種影片還要兩個大男人……」小馬話還在嘴上，ＣＤ槽

已經將ＣＤ吸入。小馬嚥了一口口水，影片檔自行運作，畫面裡一片白牆，看起

來像停格，小馬不耐開口問：「你是不是片子沒有燒好？壞軌了。」 

阿哲阻止小馬發問，說著：「快到了快到了……」 

畫面中的白牆中，伸出了一雙手，接著是長髮披肩、著白衣的身子，畫面中

的「物體」從白牆的左側出現，又穿過右側的白牆後消失。 

「靠，農曆七月還沒過就讓我看這什麼鬼東西。」小馬驚慌失措低聲問。 

 「不要吵，就是鬼東西，還沒結束。」阿哲邊說，畫面右側的白牆又穿出同

樣一隻「物體」，一步步逼近鏡頭前，動作緩慢，像看著鏡頭，側著頭，彷彿思

考什麼，接著只聽見「碰」的一聲，鏡頭橫倒著。 

「嚇死我的毛，這是什麼最夯的熱門影片？是日本最近推出的靈異系 A片

《全眼女》嗎？也太逼真了。一部 A片而已有必要那麼重功夫嗎？」 



「雖———然我對那支《全眼女》影片也很有興趣，不過，小馬你———不

知道？今天下午我們都在研究這支影片，這－－－是鬼殺人事件。」阿哲繼續模

仿阿原的語調說話。 

「你對哪種影片沒興趣？你上次弄來的《金粉奴隸》系列已經讓我倒盡胃口

了，話說回來，你們研究這個做什麼？」 

阿哲癟著嘴搖搖頭，一副不置可否的樣子，沒有回答就走到那群聊天的刑警

前對胖員警說著：「走啦，開工嚕！」 

小馬咒罵著，邊拿起手機接續剛剛的關卡，將手機畫面朝下，一如面朝下趴

著的男人，紅色槓子變成綠色(圖 8)，再點 16號門，門口便開啟(圖 9)。黑色的

門內到底躲藏著什麼？是逃亡的路線還是逼近核心的路徑？無人得知。 



 

●2015 年 09月 15日 11時 33分，偵訊室 

對於一宗案件不應該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阿原懂，但他異於常人的直覺總讓

他陷在破案的泥沼裡。阿原的破案方法從以前就不同於同期的同僚，他向來只鎖

定直覺告訴他的那幾個人，不斷地要在這些人身上找出最可靠的線索，看起來藏

在最不起眼的線頭，通常就能拉出犯人的全貌。 

那些人儘管說得一口漂亮話，但哪些人是犯人哪些人是無辜的，除非缺乏關

鍵的證據，不然最後的結果似乎都會證明他的直覺的正確性。但直覺歸直覺，法

庭並不會接受這種直覺式的破案手法，一切講求證據。沒有證據，就算知道犯人

在這也無濟於補。 

「案發當天你－－－在哪裡呢？」阿原親自上場問，偵訊室裡有報案者吳添

才和李雲光律師。 

吳添才看了李律師一眼，李律師點頭後他才放心回答：「那天早上我用過早

餐從家裡出門後，約莫九點半到公司，後來有些事情要處理，十點離開公司去找

個朋友敘舊，到她家待到下午兩點才離開，因為要趕著帶美齡去就診，誰知一回

來……」 

吳添才越說越難過，阿原繼續問著：「方－－－便的話請給我們你朋友的資

料，讓－－－我們核對相關資料是否－－－屬實。」 

「這……」吳添才面有難色看著李律師，待李律師點頭，他才繼續回答：「她

叫黃玉茹，住金富大樓十三樓之二號。」 

「你和那名黃玉茹女士是什麼－－－關係呢？」阿原繼續問。 

吳添才吞吞吐吐說著：「就朋友。」 

阿原冷冷回答：「你確定就好。另外，請問尊夫人是因為什麼疾病要去就診？」 

「她有重度憂鬱症外加人群恐慌症，必須定期去看精神科醫生。」 

「都是你固定帶她去看嗎？」 

「嗯。」 

「工作那麼忙，不會有影響嗎？」 

「我會請秘書將美齡固定就診的那一天給排出來，所以不會影響到工作。」 

「尊夫人看診多久了呢？」 

「大概八九年。」 



「算一算也差不多是你岳父過世的那一段時間。」 

「的確是那段時間，十多年前因為肚子裡的胎兒不保，美齡有點鬱鬱寡歡，

那時只有點輕微的憂鬱症，但父親走後，整個狀況越來越糟。」 

「尊夫人流產過？」 

「嗯！孩子跟我們沒有緣，三個月後就小產了，之後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也一

直沒辦法順利受孕。」 

「嗯！尊夫人沒什麼朋友嗎？」 

「之前有，但她的身體和心理狀況越來越差，和那些朋友就斷了聯繫。」 

「那你說尊夫人看見鬼又大概是什麼時候？」 

「三四年前。」 

「吳先生，你相信有鬼嗎？」 

「我不知道，之前我的確不相信，但……」 

「但是什麼？」 

「我之前找過朋友推薦的師父來，他們都說這屋子裡有東西。」 

「照你這麼說，你的經濟狀況也很不錯，為什麼那麼堅持繼續住在那裡？」 

「我試圖搬家過好幾次，但搬家後的隔天早上，美齡就會離開房子，每一次

都是在案發現場的那間房子裡找到她。警官，我真的盡力了，心理醫生我也找了，

能找的道士、法師和師父我也找了，但每一次都是一模一樣的情形，你要我怎麼

辦？把美齡一人丟在那裡，自己一個人逃出來嗎？」 

「你有看過在你家的那個東西？」 

「除了影片拍到的影像之外，我沒看過實體的鬼，一次也沒。」吳添才停頓

了會，想到什麼繼續說，「但我跟祂對話過幾次。」 

「對話？」 

「我知道這很難相信，我也曾跟美齡的心理醫生討論過，醫生說那是美齡的

潛意識人格……」 

阿原打斷了吳添才的話，「你和那個東西談過什麼？」 

吳添才像在回憶那一天的情形，「那是我們第一次搬家後的隔天早上，我急

忙找美齡，向公司請了假，不管打了多少電話都沒人知道美齡在哪，後來我回到

那間屋子，美齡躺在床上。我去搖醒她，隔了好久她才睜開眼睛，我說：『美齡，



你怎麼又回到這裡？』美齡用很沙啞的聲音跟我說：『沒有用的，我跟定她了，

你把她帶去哪裡，我就會把她給帶回來，你如果想把她給帶出國，我就把她給殺

了。』」 

「『你是誰？』我問祂，祂哼了一聲說：『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那你纏著美齡做什麼？』我又問，祂說：『我不知道，這女人身上有磁力，

把很多人都吸來這裡。』」 

「『很多人？』對方回答，『很多。』」 

「『為什麼非得在這間屋子不可？』對方又說，『因為這裡最舒服。』」 

「那是你第一次和他們之中的其中一個交流？」阿原問。 

吳添才點頭。 

阿原轉身問李律師，「你相信你的當事人跟你說的這一切？」 

「當律師的就是要相信我的當事人，不管警方、檢察官或法官信不信。」 

阿原聳了聳肩，不置可否，「那之後和其他人的對話呢？」 

「第二次是在我準備第二次搬家的時候，那天我騙美齡說臨時約了心理醫

師，其實是要帶她到另一個師父的佛堂那邊去借住，那天美齡坐在化妝檯前動也

不動，我去拉她哄她，她都沒有反應，後來美齡像用腹語說話一樣，她的嘴開得

小小的，但聲音卻像磁軌壞掉的錄音機般說：『沒用的。躲去那裡是沒用的。』」 

吳添才已經精疲力盡，邊回想邊說著，「我問祂『什麼沒用？』」 

「祂回答我，『躲去佛堂沒有用的，我們看不到光，只能看到比黑暗更黑暗

的東西，除非你想要你老婆死，不然你把她拘禁在哪都沒有用的。』」 

「後來我找了好多人來幫忙，每一次的搬家，美齡從來都不掙扎，但隔天她

就會回到那間房子。」 

阿原搔搔頭問，「沒想過把她鎖在出不來的地方。」 

吳添才嘆了好大一口氣，苦笑著：「嗯，試過，那一天美齡把自己的頭撞得

全是傷，也嘗試把自己的骨頭都弄斷，好試著穿過那一個小小窗戶，送她去醫院

的隔天，她又回到……你知道的。」 

阿原附和地點頭。 

「後來我放棄了，只要美齡能活著就好，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那些

東西，為什麼這麼做？我不懂，我不懂啊！」吳添才嚎啕哭了出來。 



「平常尊夫人在家裡的生活是怎樣？」 

「每天像行屍走肉，但會自己料理我幫她準備的食物，我回到家時，她總是

靜靜地在化妝檯前、在床上、在沙發上看著無聲電視。」吳添才揉揉眼看了李律

師一眼，「說實話我不知道是因為被鬼纏身的原因還是憂鬱症的關係。」 

李律師站起身說著：「警官，有沒有和案件還有和我的當事者有絕對相關的

問題還要詢問，如果沒有的話，根據我當事人的行事曆，下午兩點在公司還有一

場會議，我當事人看起來也累了，不如讓他休息一下，等下次問題彙整好了，我

們再配合。另外，我希望是針對案情而不是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了解這些似乎

對案情一點幫助都沒有。」 

阿原還有好多疑問需要吳添才來回答，但不能太急，他必須要花時間找到吳

添才藏好的那條線，才能把全貌給拼湊出來。 

「謝謝吳先生今天的配合，節哀順變。」阿原伸出手。 

阿原與吳添才握手，熟悉的電流竄過全身，跟過去的經驗一模一樣，這個男

人肯定是兇手，他知道，他要趕在證據消失之前收集齊全。但那部吳添才號稱拍

到鬼的影片他看了又看，實在看不出破綻在哪。 

但他肯定真正的鬼不是別人，而是眼前的男人。 



 

●2015年 09月 15日 15時 22分，偵訊室 

李律師陪同一名女士進到偵訊室，阿原問：「李－－－律師，早上一場下午

一場，間隔那麼短的時間，你－－－不累嗎？」 

「案子趕快結束，你我都輕鬆，我幫你把黃玉茹女士帶來了。」李律師面無

表情地說。 

「案－－－子能不能結束，也不是靠－－－我就能決定，千奇百怪的命案我

看多了，之前還有看過一個男人的老婆被毒－－－蛇咬死，結果他還在老婆的葬

－－－禮上用攝影機拍下畫面哭著說『老婆，你死的好冤，竟然被毒蛇毒死』，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阿原轉身問黃玉茹，黃玉茹愣著搖頭。 

李律師說：「請你不要用這些無關案情的事件來影響我當事人的情緒。」 

「他－－－把他死掉老婆的手臂抬起來，讓攝影機清－－－楚拍到毒蛇咬傷

的孔，這是一般正常人會做的事嗎？最後－－－調查結果……」 

「警官。」李律師又出言阻止。 

「只－－－有自己心理有鬼的人，才－－－會做出這種小把戲，好啦，黃－

－－玉茹小姐你好，請－－－問你和吳添才先生是什麼關係？」 

「朋友。」黃玉茹抖著嘴唇說。 

「關－－－於這一點你倒是和吳添才很有共識，案發當天下午，吳－－－添

才先生一直待－－－在你家？」 

黃玉茹點頭。 

「所以－－－你可以為他做不－－－在場證明？」 

黃玉茹肯定地點頭。 

「偽證罪是很－－－重的喔！」 

李律師按耐不住說：「警官，請你不要恐嚇我的當事者。」 

「NO，NO，NO－－－這不是恐嚇，這－－－是好心提醒，黃小姐，我－－－

必須要說，一個人的信－－－用是有限的，我當警察那麼久了，我－－－很清楚，

一個人沒－－－有說謊之前我們都會合理的懷疑他了。如－－－果他說了一個小

謊，就－－－算是那麼的微不足道、無傷大雅，但接下來他－－－說什麼我們都

－－－不會相信了。」阿原繼續說：「那－－－麼最後幾個問題。」 

「那－－－天下午，吳添才先生幾點從你的住家離開？」 



「下午兩點左右。」 

「他總是那個時間點離開嗎？」阿原意有所指地問。 

黃玉茹搖搖頭，也沒打算解釋下去，李律師說著：「今天我們是以證人的身

分來，不是嫌疑犯，如果沒有更多的問題，黃小姐等會還有其他事，是否能讓我

們先走一步？」 

「我－－－還以為黃小姐待－－－在家裡等人來就好了，原來－－－還有事

要做啊。」 

「你……」李律師才要說，阿原就堆滿笑容說：「剛好，我－－－也有事要

做，仔仔細細地調查這個案子，你們－－－先請吧！」 

李律師帶著情緒起身，扶著站不穩的黃玉茹，在他們步出門口前，阿原說著：

「黃小姐，奉勸－－－你一件事情。」 

「你的建議太多了，我們走吧！」李律師頭也不回地趕緊帶著黃玉茹離開。 

空蕩的偵訊室內，阿原一人說著：「如果是鬼殺了吳添才的妻子，難保下一

個受害的不會是你。」 

偵訊室的燈管閃了一下，像是附和阿原的話，阿原抬頭看了燈管一眼，關上

燈，緩緩走出偵訊室。沒有人可以驗證無人的空間裡有什麼或沒什麼，什麼正在

發生或無。 

空蕩蕩的偵訊室裡的燈管啪地一下又亮起。 



 

●2015年 09月 15日 17時 01分，警局辦公室內 

小馬和阿哲站在偵查隊隊長阿原的辦公室內，裡頭的冷氣讓兩人直打哆嗦，

常年冷氣的溫度比氣溫低上五到十度，端視冬天或夏天來決定。阿原拿著手上初

步的資料對兩人說著：「這種案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殺人事大，

但這世上每天都有人死掉，所以－－－事小；這男人背景特殊事大，但無論誰犯

法都要被繩之以法，所以－－－事小；最後一件事，不要把案子做－－－大了，

要化小。外面那－－－些媒體是豺狼虎豹，如果捅出簍子，你們就有大－－－麻

煩了，知道嗎？」 

「是。」阿哲接過阿原手中的資料，和小馬退出辦公室，阿哲邊走邊模仿者

阿原的口吻說著：「什麼－－－大？什麼－－－小？這根本是大－－－案子，鬼

殺人事件，你說－－－周刊和狗仔會不愛嗎？我看這周的報紙或週刊就會詳細－

－－報導所有關係人的資料了，還需要我們去調查嗎？」 

「老大都這麼說了，還是趕緊去做吧，別抱怨了。」小馬聳肩回答。 

「『李組長眉頭一皺，發現案情並不單純』……」阿哲皺著眉頭邊搖頭，又

模仿起電視裡類戲劇旁白的口吻。 

「還有時間可以說笑，案發現場有拉起封鎖線了嗎？」小馬問。 

「不要說封鎖線，我連他家門口都要貼上符咒了，呃……我是說封條。」 

「等會我想過去看一下現場。」 

「你這個瘟神，不要過去攪局了，老大只有叫我們調查這些關係人的背景，

可沒要你查案，況且只要有你在，就像金田一和柯南這兩個東京雙煞一樣麻煩不

斷，我可不想擔這個責任。」阿哲快步走，不打算理會小馬。 

小馬小跑步跟上，「拜託，我被排禁止出任務很久了，偷偷帶我去看一下，

你沒聽過『魔鬼藏在細節裡。』說不定我可以發現蛛絲馬跡。」 

「我不想被老大殺，老大說他升官前你都得乖乖坐在辦公室內，免得又惹出

什麼亂子。」 

「拜託拜託，一下下就好。」小馬央求著。 

「一下下？」 

「一下下。」小馬肯定的回答。 

「真的一下下？」 



「就一下下。」小馬猛點頭。 

「那關係人的資料？」 

「我來就好。」小馬急切地說。 

「不賴皮？一手包辦？」 

「打勾勾。」 

「都幾歲了還打勾勾。」阿哲邊說卻邊笑著伸出手比出「六」的手勢，和小

馬劃上誓言的記號。 

 


